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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親原籍廣東中山縣，我自幼在上海虹口區出生，讀書成長。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

侵華戰爭，首當其衝的八一三抗日戰爭在上海爆發後，我家從虹口地區逃到當時的法租界

汶林路居住，也就在這一年母親不幸故世，那年我才八歲。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的同時，也進

入了上海的租界，父親因任職的美商中國營業公司宣告解散，也就失了業，父親不願意去

日偽機構做事，家庭經濟情況漸走下坡，生活也越來越困難。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告投降，父親卻也在同年病故，那年我十六歲，

認識了比我大四歲的劉懷懋君，我們成了好朋友，同時也認識了劉君的母親劉媽媽及劉君

的哥嫂們。劉君全家都信仰天主教，那時他們家住在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後面（堂街

西），在那裡居住者全都是天主教徒，劉媽媽更是心地善良、極其虔誠。她獲知我的父母

都已故世，對我更加百般關心，待我如同親子，使我重獲母愛的溫馨，每次到劉家，就好

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有一天，我偶然閱報獲悉上海蘭心時裝公司將要開張，登報招考員

工的消息，就去應徵，經面談及考試後，我很幸運地被錄取為練習生，有微薄工資之外還

提供膳宿，因此我的日常生活及居住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另外我還可以去夜中學讀書。 

 

當時每逢蘭心時裝公司休假日，我常去徐家匯。在劉家閱讀了很多天主教教義及教理問答

等書籍，有時我也跟隨劉媽媽及其家人去教堂參加彌撒，聽神父講道理，漸漸地我認識了

天主和耶穌基督愛人的救恩，也使我逐步地接受了天主慈愛的光輝，接受了耶穌基督赤誠

救人的愛心。 

 

一九四七年暑期，我蒙得天主的恩寵，在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天主教堂，由徐味神父（徐

光啟的後裔）主持之下接受了聖洗，我從此榮幸地成為一名既愛天主又愛人的天主教徒。

此後每逢星期日（主日），我常去徐家匯聖依納爵天主教堂，或到重慶南路聖伯多祿天主

堂望彌撒，及聽神父講道理，心中有了信仰後，使我一生受益良多。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蘭心時裝公司因連續虧損宣告歇業。一九五零年秋季，我報考被錄取

進入大學會計專科讀書，同時每週兩晚在職工業餘學校擔任兼職教師，是個半工讀的學生，

也是一個充滿活力，有志氣、有理想、要上進，生活中充滿陽光的青年。但是世事真是難

以預料，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好似晴天霹靂竟然在我身上發生了。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主政，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學生時代的我，竟莫名奇妙地遭受逮

捕被關押進監獄秘密審訊。我原本是一個好端端的普通青年學生，卻被加以莫須有的所謂

「反革命」罪名而判處了「管制兩年」。從此以後，它使我無辜遭受一系列政治上的迫害、

精神上的折磨、工作上的歧視，以及經濟上的損失等，它對我的一生、對我的全家、甚至

對我的生命皆有影響，其傷痛令人畢生難忘！ 

 



我被判管制後，仍繼續在學校讀書。一九五三年初，我從上海財經學院畢業，同年八月我

被撤銷了「管制」，並服從國家統一分派工作，我是毛澤東主政時期的冤假錯案受害者。

那時我在痛苦中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但繼而想到，我決不能含不白之冤離開人世！我是

一個信仰天主教的基督徒，心中要堅信天主是無所不知、處處都在的主。我心中默默地祈

禱，祈望我的冤情能有澄清之日，我絕不能放棄生命，我要活下去，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得

以澄清。 

 

一九八一年毛澤東已死，中國由胡耀邦當政，實行了「撥亂反正」政策，對過去的歷史案

件進行複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一九五一年上海市軍管會的判決是錯誤的，人民法

院對我的案件進行重新判決並「宣告無罪」，從此使我三十年的冤案得以澄清獲得了平反。 

 

平反後我重見天日，好像是從地獄又回到了人間，深感當初堅信天主沒有糊里糊塗地走輕

生之路是對的，所以我親身體會如果沒有天主的愛和關懷，也就沒有我的今天，從心裡感

謝愛我、救我的全能的天主。 

 

天主對我的愛和關懷真是說不盡。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工廠車間勞動。記得我被抄

家之後，有一天夜晚突然有十多個中學生年紀，戴有「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敲開了樓

下大門，進來後，見到自行車就上二樓來敲我家房門，氣勢汹汹地硬要我把上下班用的自

行車借給他們「革命」——實際是被他們強行佔用了。當時在中國買一輛自行車需要很多

錢之外，還需要有一張「自行車票」才能買得到，我失去自行車後無奈只得搭乘公共汽車

上下班，同時將失車的事向公安局作了報案。 

 

大約隔了半年後，忽然接到公安局的通知，可去南京西路公安局的失物招領處認領失車。

那天我請了假去失物招領處，一看我真發呆了，只見放在那裡各式各樣的自行車竟有數千

輛，還有很多三輪車及摩托車等，當時我心裡想，在如此眾多的自行車中，想要找回自己

的失車真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我想是不可能找回失車的了——更何況有佈告規定必須陳

述失車的特徵，經過驗證之後方可領回。 

 

當時我只記得自行車在失車前更換了新的內胎，我想這也可算是特徵啊！但在只見外形卻

看不見內胎的情況下，我又怎麼找尋得到自己的失車呢？正在我覺得失望和猶豫之時，說

來真是很奇怪，好像是有誰在指引我走向放置很多車輛的某一處，讓我忽然認出其中有一

輛很像自己的失車，當即向招領處說明，經過驗證這輛自行車的內胎的確是新的，特徵相

符，而且我帶去的鑰匙，經驗證也能開鎖，當局才讓我簽字領回，我覺得真是太幸運、太

奇妙了。我感到完全是因著全能天主的保佑和指引，我才得以領回了我的失車。此事至今

記憶深刻難忘。感謝天主！ 

 

我在車間勞動時，除了作漆工之外有時還要去鑽床勞動，主要是按照規定尺寸鑽三角鐵上

的大小圓孔。有一次我戴了手套去搬移三角鐵，事後忘記脫下手套就啟動鑽床，將三角鐵

進行鑽圓孔，突然我發覺左手所戴的手套有一頭已被鑽床轉動時捲了進去，只差一點點就

要連我手指也被捲進去，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真像有誰指點我一樣，我立即用右手去按

鑽床的開關，使鑽床緊急停轉，才保住了我的手指沒有受損傷。 

 



這是多麼危險的一瞬間啊！當時我驚嚇得一身冷汗，事後愈想愈害怕，這件事雖未造成事

故，但對我的教訓深刻。我想，在這一瞬之間，我哪來的聰明智慧？哪來的這股力量？我

只有一個信念，這完全是天主在保佑我、指引我，這是天主對我的愛和關懷。這讓我更衷

心地感謝全能的天主，感謝我敬愛的天主！ 

 

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時，上海各區都組織民兵輪流去進行野營訓練（又稱「拉練」），

每一次拉練為十五天，拉練時民兵要模仿軍隊一樣行軍及休息，參加者要身揹鋪蓋及用品

等，排著隊，進行晝夜行軍，每天起早摸黑地行軍走達十多小時，一面行軍或小跑步，一

面還要高唱革命歌曲或呼喊口號，人人走得腳底起泡、渾身痠痛，甚至有人因為太累或受

涼而病倒。 

 

當時我在工廠車間勞動尚沒「平反」，根本沒有資格當民兵，他們卻硬將我湊數去拉練了

三次，每次把我累得好像是丟掉了半條命一樣難受。我還記得那時候年輕人都需獻血，年

輕人獻點血原本無大關係，但獻血後必須休息。有一次我在獻血之後的第三天，就奉命輪

著要去拉練，我不敢不去。當時心裡就默默地向天主祈禱，這一次的拉練對我來說是格外

的艱苦難受，這種苦難滋味只有親身經歷者才清楚，幸有慈愛天主護佑我，總算沒有病倒。

此事對我真是深刻又難忘。感謝慈愛天主護佑我度過這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感謝天主對我

的愛和眷顧。 

 

以上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幾件真實事情，如實告訴主內兄弟姊妹們分享天主的慈恩。光陰似

箭，思憶數十年的坎坷經歷，我一生中做過練習生，當過農民和工人，擔任過會計師和大

專學校教授，如果「野營訓練」作為當兵的話，我也曾經三輪「當兵」；如此則「工、農、

商、兵」都全了；數十年在天主的指點及啟示下，不論在農村、工場、企業及學校，我都

是清清白白為人、認認真真工作。往事證明，天主對我危難中的助祐並賜予救恩與生命，

令我終生難忘。     （洛杉磯  來稿） 

 


